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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时节，在通向古镇菊园
的小路上漫步。抬首远看，菊园
之中呈现出一片片五彩的斑点。
走近细瞧，偶见一斑金黄，五彩的
斑点只是那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
骨朵，又到了菊园花开的季节。

菊园位于家乡古镇的东首，
面积十来亩大小，园里菊花的颜
色有单色，也有复色。花儿盛开
时，既有“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
黄”，也有“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
孤丛色似霜”。一阵风儿吹来，菊
园便翻滚起彩色的波浪，令人目
不暇接。

说起镇上的菊园，源自唐末
农民起义将领黄巢在喻口安营扎
寨的那段历史。《阜宁县志》载：

“黄巢筑城射河南岸喻口镇，居民
称为巢城”。黄巢曾以菊喻志，写
下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
黄金甲”的诗句。历经千年的沧
桑变化，唐时的“巢城”已化作历
史的积淀进入了史册。现今，这
里矗立着一座新兴的小镇。几年
前，人们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搞起
了旅游开发，小镇的入口处便有
了一方菊园。每年菊花盛开时，
有许多人慕名来菊园赏菊游玩，
这里亦成了网红打卡地。

谈到赏菊，不得不先聊聊被
人们称为“花中四君子”之一的
菊花。菊花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
历史，最早的记载见于《周官》《埠
雅》，《礼记·月令篇》中“季秋之
月，鞠有黄华”，指的就是菊花。
更有《诗经》和《离骚》都有菊花的
记载，《离骚》中有“朝饮木兰之坠
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自
古以来，菊花与中华民族有着不
解的文化之缘。晋朝陶渊明爱菊
成癖，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
英”的名句。唐代元稹“不是花中
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道出了
爱菊的缘由，白居易的“耐寒唯有
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对菊花
凌寒的品格大加赞赏。宋代苏轼

“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
霞”让菊花的形态与色彩显得惟
妙惟肖，而朱淑真的“宁可抱香
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让人
感到菊花傲风拒霜的气节独放
光华。“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
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
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
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
霜。”伟人度重阳，咏菊花，赞秋
色，感悟人生抒发革命豪情，可
谓是独具神韵，极富旷古绝伦的
艺术魅力。

艳丽多姿、傲霜开放的菊花
除了极高的观赏价值外，还具有
一定的药用食用价值，《本草纲
目》《别录》《本草衍义》《神农本草
经》等均有记述。重阳节赏菊和
饮菊花酒成了世人沿袭的习俗，
从“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南
阳白菊有奇功，潭上居人多老翁”
中可窥见一斑。

行走在菊园蜿蜒的小径上，
闻着秋风送来的阵阵花香，我
想：人们喜欢菊花不仅是因为它
高洁芳香，而更应是欣赏它傲霜
凌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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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电梯怎么还没动静？”从楼
梯口，慢慢爬到三楼时，耿园长不经
意看了一眼，电梯的“↑”“↓”，并没
有亮起来，数字依然显示为“1”。

“这腰怎么又疼了起来呢？”耿园
长埋怨自己的腰有点不争气，来到医
院，准备理疗，神情甚至有点沮丧。

这次就到三楼，耿园长想多运
动，没有乘电梯，只是经过电梯口时，
眼睛顺便瞟了一下：一对老人在那。

“那两位老人明明就是乘电梯
的，怎么会比我慢呢？难道？”虽然到
了三楼，热心的耿园长却起了疑虑。
既然有了疑虑，她决定从原路返回，
看个究竟。

一楼电梯口，爷爷依然推着轮
椅，奶奶坐着。可是，电梯门依然关
着，两人都没有去按电梯的“↑”。

下午一点，让人捉摸不透：上班
还要等好长一会儿，人自然少得
多，可是，爷爷还是这么早就推着轮
椅出来了，只想让老伴早点做上康
复锻炼。

“你们怎么不按电梯呢？”本不想
冒昧的耿园长，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老伴看不到、听不见，而我，手够不
着，只能耐心等待好心人来帮忙了。”
奶奶说。“什么？老伴看不到、听不
见？这还怎么照顾你？”听到这话，耿
园长更加诧异，可事实就是如此。

爷爷眼睛睁得好大，可的确与众
不同，仿佛一层薄薄晨雾覆盖着。虽
然这样，但爷爷并没有像看不见的人
那样、眼皮垂了下来，而是面向前方，
没有一丁点退却。

“只有在他耳边大声吼，偶尔能
让他听明白点。”奶奶能够感觉到耿
园长的疑惑，连忙又解释了一句。

“不好意思，我刚才没仔细看，没注
意到你们的困难，没能帮你们，来，
我现在带你们到三楼康复科。”心中
疑虑消除了，耿园长迫不及待按下
了“↑”。

耿园长是爬楼梯上去的，又是从
楼梯走下来的，奶奶是看在眼里的。

“谢谢！谢谢！你真是好心人，
真是有心人！在这医院里，好心人有
心人真是多！看到你们这样的人站
在我的面前，我的心情就是好。”耿园
长的此举，奶奶再明白不过了，满脸
洋溢着感激之情。

“我来这医院已经好长时间了，
虽然看不到明显的大变化，但肯定是
有好转的。老伴虽然看不到、听不
见，但他还是坚持来照顾。有时候我
也劝他，在他耳边大声说，让我姐妹
来照顾，可他总是说，‘没事，我能照
顾好你，肯定要照顾好你。’这么长时
间下来了，他就是这样倔强。”电梯
内，明亮的那束光，照在奶奶幸福的
脸上。

“这里的医生对我也很不错，不
仅帮助我做锻炼，每天都会说我有进
步，还经常提醒我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心里很明白，虽然我还不能完全自
理，但我相信，我会逐步好起来的。”
对于康复锻炼，虽然奶奶感觉时间是
漫长的，但依然满是信心。

医院里是安静的，出了电梯门，
耿园长直接竖起了大拇指，还轻轻附
在奶奶耳朵旁说：“奶奶，我记住你和
爷爷了。原先，我的腰那么疼，现在
感觉轻松多了。”

听到这话，奶奶异常高兴，脸上
弥漫着笑意。推着轮椅的爷爷，仿佛
也享受着这份喜悦，而耿园长，仿佛
更不例外，汲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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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面一碗，虾糠汤。”
看看招牌上大字醒目的各式
早点和风味小菜，我要了一
碗虾糠汤面。刘老师说这太
简单了吧，老板也热情推介
特色鱼汤面。鱼汤面当然好
吃，但到了伍佑街上，我满心
想的就是这虾糠汤阳春面。

“你们要是高兴听，我
来说说吃面条，”与刘老师
夫妇聊天，我常会回味一些
乡村往事，“我且说个场景
啊——”

“上街的啊？”一个干活
的大伯立于庄稼地里，一边
问话一边正好歇一刻。“嗯
呢，上街的。”答话的大伯挎
个篮子或挑个担子，乡间小
路上走过来。干活的又拉呱

“弄碗面的？”“嗯呢，难得上
趟街！”这口气有点拽；更多
的回答是，“没得哦，贵呐！”

“一碗面多贵啊？三两粮票
一角一分钱！这是‘非虚
构’，我小时候的生活经历。”

这一说，刘老师听出我
的心思了，“这个面，看来就
是你点的阳春面。”

“正是，虾糠汤阳春面，
当年要三两粮票一角一分
钱。腰里无铜，不能充雄。
这碗面不是想吃就吃的，今
朝再来尝尝。”

刘老师邀约“吃早茶”，
正好约在我老家街镇上的老
字号饭店，就让我油然想到
阳春面，其他点心再好吃，也
要来一碗虾糠汤面。没想
到 ，“吃早茶 ”成了“忆往
昔”。

“那年代，不要说钞票，
粮票也并不比钞票来得容
易，”刘老师夫妇俩在城里长
大，但也经历过清贫岁月，一
听就知道我说的意思。

我对一碗面比较稀罕，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平常面

条吃得不多。吾乡种稻食米
为主，面食少。即使吃面，做
法也简单，口味一般。如果
炒个青椒韭菜往面碗上一
覆，即谓之“盖浇面”；如果再
加点香干肉丝，就算得上顶
配的“浇头”。乡下人上街办
事，总不能饿肚子，就有了理
由下馆子，可口袋又没几个
碎银子，那就弄碗面吧。于
是，在街镇的饭馆里吃碗面，
便成了一个象征，成了一种
向往。

我小时候就傻傻地向往
过，觉得那些大伯念叨过的
面条是天下美味。我母亲
说，莫听他们瞎炫，比盖浇面
差远了！越是这么说，我越
是不信。母亲就说，那你放
学后好好挑猪菜，回头带你
上街。等街上的面吃到嘴，
我信了母亲的话，真的是光
面，没有浇头；同时又觉得那
些大伯说的也不叫“炫”，街
上的面真的好吃。

闲谈之间，虾糠汤面被
端上桌，热气腾腾的。先掏
手机拍个照，再拿筷子拨一
拨，让面伸个腰，后浅浅啜口
汤，“嗯，还是那个味！吾乡
老话说，吃面吃的个汤。”

喝汤，吃面，想想小时候
的心路历程，自己也不觉莞
尔。慢慢成长，我才知道，街
上的面也不是没有浇头，而
是有浇头的面更贵。慢慢
地，我才明白，街上的面其实
也一般般，只是“隔锅饭香”，
何况这锅是街上的。不管怎
么说，这碗面，发酵了一个乡
下孩子的想象，并且，还用猪
油来滋润，用葱花来爆香，用
一个又温暖又明亮的名字来
吆喝——阳春面。

春暖花开，跑步上街。
桃李春风一碗面，教我记挂
到如今。

不管怎么说，这碗面，发酵了一个乡下孩子的想象，并
且，还用猪油来滋润，用葱花来爆香，用一个又温暖又明亮的
名字来吆喝——阳春面。


